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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学说，构成了
一种最基本的表述方法和思维方式，是东方
的智慧和哲学，既深奥又通俗。万物都分阴
阳，都可以进入这种理论和思维的模式，从而
走向思想的辩证和深刻。世人通常都认为，

“阴阳”说是由最朴素最形象的自然观，走入
了揭示事物内部规律的一种哲思，真是了不
起的文明智慧之果。如果引用其他的理论其
他的文明，完全可以不讲“阴阳”，但不讲
它们，它们也仍然存在。用最直观最朴素的
眼光来看，人世间什么事物可以没有阴阳
呢？从巨大到微小，又如何能够没有阴阳的
呈现呢？
　　在我们已经了解的西方文明中，好像就
没有这样的认识和表述。他们可能用其他的
术语替代了，或者整个的思维方法就完全不
同，就像西医与中医压根是两大体系一样。我
们都知道，中医与西医可不仅仅是医学本身
的差异，而是集中代表了东西方两种不同的
认知方向、两种不同的文明。在今天的医疗
界，在面对身体治疗这个要命的事情上，有人
完全相信中医，有人却正好相反；也有人二者
兼顾一些。但显而易见的是，要彻底抛开哪一
方，现在已经是很困难的了。
　　如果直接将西方和东方文化纳入“阴阳”
这个框架中，那么西方可能属于“阳”，而东方
则属于“阴”。西方的物质主导性、其直观通俗
的逻辑架构，都给人“阳”的感觉，就是说比较
阳刚的；而东方的悟想通幽、精神的内在性和
居中性，显然有“阴”的性格，是相对阴柔一些
的。这样划分并非一种严格的量化和科学鉴
定，因为东方和西方的文化都呈现出复杂的
格局，其资源和最后的形成，说起来都繁琐之
极。这样以阴阳来讨论，只是为了表述上的方
便，是大而化之和简而言之的方法。
　　两种文化各有利弊，不能互相取代，和气
的现代人就聪明地说要相互学习。不仅是东

方西方这样的大跨度，即便在欧美各国，他们
虽然极具文化上的血缘关系，相互也有许多
不同，而且总是标榜这些不同，最后说一句

“相互学习”了事。以一种文明取代另一种文
明，往往是极粗暴的事情，从智慧上来说也是
极傻的事情。
　　文明是否先进和优越，也并非是由科技
水平和科技成果的普及来决定的，更不是经
济发达与否决定的。比如说，最早造出了大炮
并用这一工具征服掠夺了安居民族的，科技
倒像是先进了不少，但这一举动的文明程度
显然是不高的；非但不高，还很野蛮，是野蛮
人的行为。文明也并非是谈吐和着装的问题，
不是衣服新旧的问题。有的人手表眼镜俱在，
西装革履领带飘飘，手提皮箱健步如飞地到
了一个地方，马上指责这个地方的人不讲卫
生，随地吐痰等等，极不文明。但他此行的目
的，却是要设法毁掉良田千顷，将最具污染的
西方淘汰项目搬迁到此，毁掉这里持续了三
千年的美好田园。这一比较我们就会发现，手
提皮箱的文明的原告者，原来是更为野蛮的，
他心里怀了更大的掠取的野心。他的行头不
错，但那是用来遮盖野蛮躯体的一些道具，等
于是化装的功用。
　　所以说看一个民族和一个人是否够得上
文明，标准千万不能太简陋，不能表面化皮毛
化。当年孔子坐在老旧的木车上四处周游，有
时饥寒交迫半路兴炊，吃穿难免要凑付一下。
可是他所游说的对象们，那些王公贵族和国
王们，个个豪车华屋左拥右簇，穿的全是华
服。但我们都知道，孔子及弟子们还是要更文
明一些。
　　列强要侵略一个民族一块土地上的生
存，其借口往往是要用文明去拯救一片野蛮
之地。他们要探险、要为这种大举登陆做好准
备的工作，比如说从一个大陆往另一个大陆
的移民，第一步先要有人“发现”一番。典型的

例子就是哥伦布的“发现新大陆”。“发现”说
的可耻在于，这片新大陆上的居民已经生活
了几千年，却算不得“发现”。哥伦布顶多是来
到这片大陆的新客人，倒成了一个如入无人
之境的“发现”者。
　　西方人曾把非洲的黑人当成动物贩卖
装船，这就是更优越的“文明人”做的事
情。比起被贩卖的人，开动轮船手持武器的
人才是真正的野蛮人。野蛮人一直伪装文明
人，时间久了，连深受其害的人自己，也糊
里糊涂认了命，认为人家才真的是文明的
代表。
　　其实文明的主要指标，最高的指标，不
会是财富和科技水平如何。因为以这些为量
化指标，野蛮的行径就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得
到推广。文明的指标，说到底还是要看人与客
观世界，即与他人、与自然万物相处的方式如
何。这种相处方式的不同，产生的结果也就不
同了。如果这种相处的方式是以掠夺他人、给
他人造成痛苦为前提的，或者是给自然界造
成极度破坏，以至于让人无法好好活下去的，
就是一种野蛮了。支持和助长这种野蛮行为
的文化，就是比较野蛮的文化了。我们判断一
种文化、一种文明的本质指标，也只能如此
说吧。
　　这样粗略地比较一下，也就不能简单地
轻许文明于富人了。国家和民族，运气多变，
风水轮换，文明却是长存的，哪能稍稍穷上几
代，就诅咒起了自己的文明呢？现代资本发展
和扩张的推进器里，如今填装的已经不是石
油，甚至不是液态氢，而是欲望的浓缩剂和类
似的高效固体燃料了，它由此而带来的高速
度也将是无与伦比的。在这种速度面前，东方
文化的阴柔和温文，将远远不能望其项背。
　　这种剧烈的摧枯拉朽的推进，显然更像
是一场熊熊燃烧，它将烧毁一切。
　　如果说西方文化是“阳”的话，那么它是

具有“阳火”的。中医面对“阳火”，大概会开出
滋阴的药方。我们这样讲，并非将东方的传统
文化说得十全十美，因为任何一种文化一旦
走向了自己的畸形，都会产生出可怕的后果。
阳有阳火，阴有阴毒，这也是绝不可不警觉和
自省的。总之按中医说“阴”和“阳”必要各自
守正居常，它们二者处于同一个世界，是一种
相互依存的、缺一不可的关系。也只有如此，
这个世界才会完美地存在。
　　东方这种阴柔的文化在历史上曾经制造
了多少触目惊心之祸。讲隐忍，则出现了权
谋；讲秩序，则有了官本位；讲贞洁，则大立贞
节牌坊；讲天地人合一与阴阳平衡的健身之
道，则出现了采阴补阳、红铅（初经）白铅（初
乳）这一类邪术；更有刑罚上的凌迟，民间害
人的蛊术和咒语，罪恶的宦官弄权，等等不一
而足。可见阴毒之害，并不让于阳火。
　　一个最没有希望的世界、最颓丧的时代，
在东西方交流愈加方便的时期，在网络传播
日盛的现代条件下，恐怕会集阳火与阴毒于
一身。如果这样的不幸果真降临，那又该是怎
样的一个时刻。
　　早些时候，中国人曾经把萎靡和颓败的
责任全推给了孔孟，把心里的愤愤之火烧在
了儒学身上。但是冷静思之并进而引用事实
说话，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这两千多年的
历史中，何时施行过孔孟荀等理论和主张？
我们只看到了三位圣贤苦口婆心地劝诫和辛
苦一生游说，更看到了施政者的拒绝。东方
国家的帝王除了一度高耸过儒家的商标，或
者砸毁这些商标，并没有一年或一天真正施
行过他们的主张啊！帝王们顶多像当年的齐
宣王那样赞叹一声：“多么伟大高远的思想
啊！”然后就王顾左右而言他，顶多说一句
“寡人好色”之类的轻慢调侃之语，便将其
束之高阁了。要知道这一束，就是两千多
年啊。

　　不可否认，这些年，读书的环境是越来越
好了。城里除了原有的图书馆，还冒出了大大
小小的一些书吧（相当一部分属于公益性质
的社区图书室），极大地方便了想读书的市
民。以阅读者身份出现的人当然也不少，很多
人甚至将组织阅读做成了一种职业。从那些
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来看，喜欢读书的人似
乎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
　　读书氛围浓厚，当然令人欣喜。不过，透
过热闹的表象，却也不难发现，有些与读书
相关的行为，其实和真正的读书还是存在很
远的距离，与其说是读书，不如说是“读书
秀”。
　　曾经旁观过某些读书活动，看起来声势
浩大，参与者众，舞台道具仪式样样不少，
又是组织朗读又是表演歌舞还有各种乐器才
艺展现。然而，细究之下，便可能有这么一
种感觉：不管是表演者还是观众，其实很多都
不是冲着读书来的。他们甚至对读书本身毫无
兴趣，无非是借这个幌子搞点娱乐活动而已，
大概也顺便帮主办方完成了一个读书活动的

任务。这种只图形式不重内容的读书活动，投
入与产出难成比例，而且置读书于喧嚣之中，
未必值得提倡。
　　也有些人，虽号称喜欢读书，但只是浅阅
读，典型的“读报读题，看书看皮”——— 当然，
现在报纸的读者每况愈下，恐怕连每天“读
题”的都找不到多少了。他们看书的目的，
只是为了某种社交的需要，往往简单看看内
容提要，然后就以读过某本书自居，似乎自
己的内涵就提高了若干个百分点。初次与这
种人交流，倒也可能让人误以为这是个“博览
群书”之人。但如果深谈下去，就会发现其实
他连这本书的皮毛都未曾了解到。很多热衷
于参加读书活动的人，甚至组织读书活动的
人，便是这样，并不真读书，醉翁之意不在酒
也，无非是沽名钓誉、拓展“人脉”而已。
　　还有的人，确实会耐着性子读完一本
书，但他看的都是实用类的书，内容主要是
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在职场谋求快速升
迁，如何一年赚到100 万，或者所谓的“心灵
鸡汤”之类。他们只想以快捷方式从别人那里

获取某些实用经验，却全然没想过这些“经
验”未必真有用。这种读书，过于直白，失之肤
浅，也不算真读，与传统意义的“阅读”还是有
区别的。
　　一些与书有关的场地也显得形式大于内
容。比如，有的阅览室，书架做得古古怪怪的，
看起来颇有“造型”，但根本不宜放书。有的图
书馆，与主业无关的项目太多，美其名曰“创
新”，可是偏离了主题，异化成了咖啡厅、茶
庄、游乐园之类。在一些酒店客房或企业老板
的办公室，还经常看到一些另类的“书”，装帧
设计甚是豪华，一本本全是大部头，让人乍一
看，不禁肃然起敬。然而，如果你一时兴起，想
抽出一本拜读一下，便会很失望地发现，它只
是一个轻飘飘的壳子，长着书的外表而已，其
实一页纸也没有。我一直弄不明白，如果是个
真心喜欢书的人，为什么不直接弄几本真书
摆上去，起码看着踏实一点？如果不喜欢书，
放些瓶瓶罐罐花花草草也行呀，又何必摆个
冒充书籍的玩意儿在那里？也不怕别人看了
心里发笑。现在的图书虽然不便宜，但远远未

到让有钱人都买不起的地步，何况，做一个仿
书壳子，成本恐怕也不会太低。
　　把读书弄成“读书秀”，对营造阅读氛围
没有多少积极意义。作秀者本身，虽然可能暂
时取得自己想要的虚名或浮利，但这并不能
使自己行稳致远。对社会而言，则容易滋长功
利主义、投机主义等方面的思想，让人更加心
浮气躁，难以宁静。
　　书要真读，方有实效。读书的态度必须认
真。书籍是需要受到尊重的。你不尊重它，它
便不会转化为知识、转化为思想供你所用。既
然选择了某本书，就认认真真把它读完，这样
才可能有所获，有所悟，有所思。随便翻翻、一
知半解、断章取义，是难以获得真知的，甚至
还会导致误读。
　　书香社会需要真正的读书人。无论科技
发展到什么程度，读书都不会过时，也不可替
代。读书无法偷懒耍滑，可以讲技巧，但无法
省略过程。人文素养的积累，靠的是真真切切
的阅读量。“叶公好龙”式的作秀，只能图一时
热闹，收获一堆易碎的泡沫。

　　我姑家是高村镇西藤家村，20世纪70年
代称高村公社西藤家大队。小时候，父母在文
城工作忙，学校放假，经常把姐姐和我送到
姑家。
　　去姑家，我们在去埠口方向的礼格庄站
下车，但离村还很远。下公路，很长的山道，像
条带子，我和姐姐就是两个蠕动的点点。北
面，田地连着山峦；南边，田地一望无际，看不
到村庄。
　　礼格庄村大，老是走不出去。出村不远，
是小台村，母亲的老家，小台村小，拐个弯儿
就出来了。路南有一个很大的水湾，湾边密匝
匝的棉槐，映绿了湾水。过了水湾，我知道，下
个村，西藤家，不远了。
　　西藤家村西的路，很长，很窄。两条深深
的车辙，像蜿蜒的轨道。茂盛的驴蹬子草，覆
盖了路，也盖住了我的脚面子。一路闻着草
香，清爽爽。
　　走到山路坡顶，我看见了远远的村庄，屋
影绰绰，炊烟袅袅。
　　多少年，多少次，我一进村，就闻到村里
特有的气息，那是一种柴火，棒棒秸子、地瓜
蔓子、陈麦秸子堆积的草垛，路边晒的棒棒、
花生，平房、屋瓦上晒的地瓜丝、萝卜丝，菜园
里的菜，石碾碾过的地瓜干子渣，石磨推过的
棒棒渣，猪圈盖上的酱缸，院墙挂晒的熟地瓜

干儿、萝卜缨子、丝瓜瓤子、辣椒、蒜，猪、鸡、
鸭、兔窝，牛、马、驴、骡棚，混合在一起的味
道。我甚至闻到了村中戏台前两棵大白果树
黄叶的清香。
　　傍晌和傍晚，烀地瓜、粑粑，熥白菜、萝
卜、雪里蕻、臭虾、干干鱼的气味，在村庄的炊
烟中弥漫。
　　那时候，村里各家各户的菜园由大队统
配，在村东南一条小溪两旁，浇园方便。当时
还不知道电视是啥，只有广播还经常没声儿，
所以，晚饭前后，大家都在菜园里忙活，说说
话儿，园里的活也干完了。
　　菜园里种着白菜、芸豆、茭瓜、黄瓜、韭菜、
地豆子（土豆）、葱……园边插的枝子上挂着梅
豆、方瓜。这些菜，味道浓，特别是架子上的芸
豆和黄瓜，老远就闻到那生鲜气儿。
　　晌饭和晚饭，主食就是地瓜，烀地瓜或熥
地瓜干。稀饭是熬地瓜丝或棒棒面粥，里面
有几粒大米或高粱米，那就很是享受了。麦
子面平常基本见不着，饽饽都是过年过节、
娶媳妇、生孩子看欢气时才看见。偶尔吃顿
馒头，也是棒棒面掺点麦子面，或者就是麸
面做的。
　　粑粑也少，炕桌上的粑粑盘子多是盛的
烀地瓜、豆面子球、地豆子。有个粑粑，也
是姑父吃，我们都习惯了。窗窝子里的油

灯，灯火飘忽摇曳，昏暗的灯影里，我看见
姑父吃粑粑就干干鱼时额头的汗珠和腮帮子
中间的凸动。
　　姑从来都是最后一个上炕，从来都是吃
地瓜，收拾菜蒂巴，拾掇锅。
　　都说，吃粑粑长劲儿。哥姐们哪天吃个粑
粑，就是要上山干活了。
　　秋天搂草，哥姐们起得早。天还没亮，就

窸窸窣窣起来了。互相没话儿，前一天晚饭，
炕上坐着地上站着，就说好了时间和地场。搂
草一般去得远，得带晌饭。
　　姑起得更早。把熥得烫手的粑粑，用白屉
布包好，分给他们。姑的手艺好，烀的粑粑又大
又厚又暄。我跟着起来也沾光，分得一块，那粑
粑豆面掺得多，加了糖精，很香很甜。
　　姑和我站在门楼子前，看着哥姐们拿着
抓子和嘎拉包，融进黎明前的黑。
　　我的表哥叫双和，六队队长，对我很好。一
天，吃完晚饭，双和哥说：走，咱俩出去。
　　那天晚上，月亮很圆。月光下，山路变得
灰白，南山顶上的小树林黑黢黢的，像山的一
缕头发。
　　哥领着我来到山下的花生地。花生已经
刨了，一垄垄整整齐齐躺在地里。哥在地头拿
起几棵摘下一把，递给我：吃吧，这是六队的
地场，没事，别告诉你姑父。

　　我姑父，他爹，大队书记。
　　哥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他吃花生是转
一垄，吃一把，然后用脚尖在地里蹭个窝，把
花生皮踩埋了。刚刨的花生吃起来脆生生、甜
丝丝，虽然嘴里嚼的花生里面一定有泥土，但
味道仍然好极了。
　　那年，我叔伯哥结婚，姑要蒸喜饽饽带去。
前一天，姑忙活了一整天。第二天一大早，姑左
胳膊拐着柳条篓，右手牵着我，出发了。
　　出了村，走到西山坡顶，姑掀开篓子上
的蓝花布，拿出一个莲子（饽饽），掰了一
半给我。莲子很白，一捏软到底，一松回原
形，痕迹全无。咬一口，筋道，喷香！过了
几年，有一天，父亲拿回家一小袋去大水泊
空军场站慰问演出给的“八一”面粉，当
时，那是很稀有的东西。母亲做了莲子，我
吃了，感觉没有姑做的莲子有嚼头。这么多
年，我好像再也没吃到那么有口感、有味道
的面食了。
　　一路上，我俩穿过下夼和莲花两个村子，
我一直惦记着另一半莲子。走到姑和父亲的
老家，大爷（伯父）住的绿杨村口，姑拿出那一
半，给我，看着我吃完。然后，姑左胳膊拐着柳
条篓，右手牵着我，进村了。
　　一个莲子，惦记一路，吃了一路。到现
在，我也没明白为什么。

  那年去河口，车后备厢里带了酒、农具和渔
网，天瓦蓝瓦蓝。在河口深处，有我的一幢小泥屋，
它只有二十个平米，屋外房檐下，偎一只被烟熏黑
的土柴灶。屋子里有干净的桌椅，可以放笔记本和
油灯。入夜，纸糊的窗户上有朦胧的月光，屋外的
某一截木桩被风吹得呜呜叫，像牛吼。热热的火炕
上铺了苇席，睡觉时可以把腿脚伸得很长，听得见
关节一阵惬意的乱响。远处是大片芦苇荡，在月光
里起伏，芦苇荡里藏着野兔、沙獾、刺猬、黄鼠狼和
各种鸟类。朋友说，这原本是守河人住的房子，后
来废弃了，他收拾了一下，改成了绘画工作室。他
时常骑着一辆摩托车从城里赶来住两日，炖一锅
野味，享受着艺术家的惬意生活。但他从不久住，
最多住两天就返城。
  当时，从四面八方来河口写生创作的艺术家
可真不少，住这样的屋子要排队——— 难道是人们
在城里住腻歪了，想换一种活法，因为这里可以看
到无遮拦的日出日落，大片的野地荒林，以及弥漫
在河口一带的清旷气息。
  我在春天就打招呼了，但真正住进去，时令已
经入冬，第一场薄雪落在芦花尖上。头一晚，我采
了一朵芦花，在月光下听了一阵风声和鸟叫，这是
前所未有的体验。当时，河口的风是粗粝的，像西
北汉子扯着嗓门吼信天游，似乎一曲未了，浩荡的
黄河已然汇入大海。
  之所以带上农具，是在心里盘算在此开垦一
块荒地，像《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那样种上蔬菜
和大豆，小麦或水稻，种上薰衣草、鸢尾花和向日
葵。但构想容易，真正实施起来却不简单——— 世上
的事难在理想太过丰满，而现实却比较骨感。在朋
友圈子里，我时常听某人讲述某个宏大的规划，听
了热血沸腾，忍不住拍案叫绝：太好了。但这样的
蓝图多半没有下文，举起的靴子没有落地，像一个
个美丽的泡影在时光中消失。这是短居河口带给
我的新经验，自那以后，我对自己的目标计划作了
调整，凡事贴紧地气，沿着常识制定，完成一件是
一件，不再贪大求多，哪怕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也要
有头有尾。那次，在芦苇荡住了一个多月，直到一
场又一场暴风雪降落，雪封住了木门，所带的衣物
不足以抵挡严寒。眼瞅着年关临近，我便收拾行装
返回原点。临行前，我把铁铲、镰刀一类的农具找
一个荒僻处悄悄地掩埋了。
  第二次去河口，是20 世纪90 年代末，我应邀
参加省电视台专题片《飞越齐鲁》的创作，开拍前
随编导人员前往东营踩点，之后写出文案脚本。正
值秋天，瓜果飘香，烟岚遍地，大地一派丰收景象。
当时我还那么年轻，精力充沛，可为写作连续熬上
三个夜晚不睡。那日，省电视台编导赵曦老师打电
话，说他们的车子已从省城出发，我们约好在临淄
高速路入口处接头，然后一路向东，直奔黄河口。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访遍了黄河三角洲一带的自
然与人文景点，如孤岛、利津、垦利——— 博物馆、陈
列室、文化遗址、河流湖泊、胜利广场、“一棵树”地
标故事诞生地，等等。最后一站，是黄河口生态自
然保护区，置身浩大无垠的湿地，听阵阵雁叫声划
破长空，让我不由自主地怀念早年住过的小泥屋，
怀念河口冬夜的那一团清冽月光，以及屋檐、柴灶
和大片风中起伏的芦苇荡——— 每一朵芦花里都储
存着一场雪。我产生了重温旧地的想法，遂向朋友
打问，不料朋友说旧房子早拆掉了，当年创业者们
住过的干打垒、地窝子早已成为历史，木轮车、马
匹和织布机化为玻璃橱窗里的一幅幅夕阳残照。
除了大片的芦荡还在，柽柳棵和黄蓿菜还在，刺槐
林和抽油机还在，一些荒凉的物景都难再觅。这让
我心生幽思：世间万物躲过一场场风，躲不过时光
之手的任意翩跹。哦哦，那荒原上手执鞭子游荡的
牧羊人呢？
  甲辰立夏，收到河口廉洁文化主题活动邀约，
恰巧我正在淄博小住，手头有一部长篇儿童小说
在写，但一听河口两个字，便可放下一切。我方位
概念极差，驾车出门完全依赖导航，从淄博自驾到
河口车程一个多小时，在驶往河口的路上，心想，
这是我平生第三次与河口结缘了。河口，已经是我
心里一个温暖的地址，它怀抱大海，旷野坦荡，白
云悠悠诉说；那芦苇荡里的野物，依靠吃水草根活
命的生物，湖水中嬉戏的天鹅和东方白鹳，可还记
得我吗？阳光曾经照耀着我的背影，出现在河滩
上，我熟悉那里弥漫空中的鱼腥气和水草味道。
  抵达久违的河口，参观与考察颠覆了我积存
心中的许多认知，让我对新河口有了更加全面立
体的了解，比如除了独特的自然风貌，这里还是山
东吕剧、山东快书、转轴子说唱的兴盛地，百年前
的乡村百姓端着豁了嘴的瓷碗，喝着地瓜糊粥，听
着一曲曲从土里生长的唱词，打发一个个漫漫严
冬。村口铁青的老枣树，枝干上坠一口古钟，曾经
敲响无数个寂寥的黄昏，唤村人们到场院地听书
看戏。
  “可别瞧不起黄河留下的泥沙，当地有名的黄
河澄泥陶印就是以黄河红泥为原料。”
  说这话的人是陈建军，作为河口廉洁文化的
领头羊，在他的眼里，廉洁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体
现在现实生活的点滴之中，与公义、精神品格密切
链接，大到一个决策，小到一垄青苗，都涤荡污浊，
折射人间清气。
  在河口，由于土壤原因，从前是没有什么大树
的，但现在却抬眼即见一簇簇茂密的树林，生长着
柳树、李子树和小白杨，鸣翠湖一带更是树木葱
茏，湖岸垂柳铺地；湖心岛上植满了白蜡、樱桃、山
楂和杜梨，高大的苦楝令人产生错觉，仰脸的瞬
间，一只鹰隼扇动巨翅在天空翱翔，呼啦啦把云团
打散。
  写到这里，我想，因了这份清凉与安宁，河口
人是有福的。年复一年，人们迎着清风，哼唱着民
间曲调，看黄河在春天开凌，河岸上钻出芦荻、麦
苗和紫云英，灌木丛里钻出斑鸠与杜鹃阵阵悦耳
的啾啁声……真好！


